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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初，我拨通王音旋的电话，那边

传来虚弱无力的声音，询问得知，她正在千

佛山医院住院。“好几家媒体的采访，都被我

拒绝了……我有糖尿病，糖尿病引起了血压

高，现在又得了脑中风……不然就算了吧。”

久病缠身，王音旋已无力应付外界干扰。为

了不给她压力，我安慰她好好养病，待她情

绪稳定后，我们相约月底再通话。

月底，我如约拨去电话，王音旋似乎忘

了我们曾通过电话，又开始询问我个人及我

所在单位情况。沉默了一会儿，她问道，“闺

女，你想采访什么？”听她这么问，我心里一

喜。当得知大部分问题是围绕她“一个人”

时，她突然抬高了嗓门：“我对自己没什么好

说的，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荣耀就是培养了彭

丽媛、王世慧、罗余瑛等歌唱家……其他的

我没兴趣谈。”当我允诺改动采访内容后，王

音旋终于答应了采访请求。

按约定时间，我和同事轻轻叩响了王音

旋的病房门。进到屋里，保姆示意躺在床上

的便是王音旋。只见她两眼深陷，眼圈发

黑，骨瘦如柴。我心里一惊，急忙走到病床

前，伸手去握她的手。她见了，微微抬起头，

用一双大手把我的手包住，饱经风霜的脸上

渐渐绽开笑容，“你们来了……”她示意保姆

扶她下床，她要坐着接受采访。保姆再三叮

嘱：“她坐一会儿血压就会升高，等血压升到

230 时，说话就困难了。那时无论如何，采访

都不能继续。”坐在轮椅上时，由于脑中风，

王音旋的手、脚不停地发抖。想来我盯着她

看了好久，她安慰道：“没事儿，我就是腿脚

不灵便，脑子还算清晰……你们想问什么就

问吧。”

王音旋便装照。 1953年，王音旋赴朝鲜战场慰问演

出时留影。

1956 年，王音旋身着文工团制服

留影。

“苦菜花开满地黄，乌云当头遮太阳……苦菜花开香又香，朵朵鲜花迎太阳……”一首电影《苦菜花》的插曲以流畅的旋律、

鲜明的音乐形象，赞颂了胶东人民善良不屈的崇高精神，曲调昂扬，富有山东地域色彩，是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童年记

忆里不可或缺的经典回响。10月 12日，这支插曲的原唱、77岁的歌唱家王音旋在济南辞世。接触半年多，我和她从采访者与被

采访者，变成了朋友。我永远不能忘怀，窗帘紧闭的房间里，一位慈祥的老者，斜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回忆和倾诉她的人生感悟，

“如果没病，我还能教学生……我还不到 80岁”。

我一辈子都很幸福。老人抚摸着先生的

照片，慢慢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那时他是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管弦乐

队首席小提琴师，很优秀。我虽个子不高，皮

肤黝黑，但他喜欢我，一辈子都很疼我、照顾

我。”说起丈夫金西，王音旋满脸幸福。金西是

我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从事音乐工作 50多

年，创作了大量具有山东民间风格的歌曲。“山

东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是他从事音乐创作

的肥沃土壤。‘凡是我写过的地方，我都去过。’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79年，他与

别人合写《泰山颂》时，在泰山脚下一住就是两

个多月。他们多次进山采访，搜集素材，虚心

向群众请教。每天在山上山下转来转去，闻

松涛、观日出、听风声、看古迹……”

没有高音区，没有抑扬顿挫，只是任声线

随着感情的起伏缓缓流过，房间里没有歌唱

家。有的只是仲夏之日，一个奶奶在给不爱

睡午觉的孙女讲述那年代久远、属于她和他

的美丽往事。

2007年 6月，由王音旋编著的《金西创作

歌曲集》出版。歌曲集收录了金西创作的

《我的家乡沂蒙山》、《请到沂蒙看金秋》、《高

山上的百灵鸟》等散发着浓郁山东民间音乐

特色的经典歌曲。“这里面的歌我都会唱，他

喜欢听我唱。”王音旋一页页翻着，一边给记

者讲述先生音乐创作背后的故事。“他常到农

村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到之

处，他都热情地与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民歌

手交朋友，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

喜怒哀乐，从更深层次了解山东人民，也从深

层次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等方面了解山东

民歌。”

我接过歌曲集，认真地翻看着，碰到感兴

趣的，小声哼唱。“如果你真的想学，有空就过

来，我教你。”王音旋指了指房间西南角的钢

琴，“我还可以给你伴奏。”

夏日的黄昏，房间角落里，一老一少，一

唱一和，竟已成梦。我久久伫立在她的住所

前。不去敲门，亦不愿离去。因为我知道，即

使我敲门，也不会有人再热切地应我一声，然

后急急地差保姆来开门。环顾四周，丝瓜藤

依然翠绿，藤上的老丝瓜静静地悬在秋风

里。斯人已去，思念永存……

王音旋 1948 年 加 入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

进 入 渤 海 军 区 文 工 团 从 事 文 艺 工 作 。 在

部 队 10 年 ，她 常 为 官 兵 演 唱 。“ 只 要 他 们

喜 欢 ，我 就 唱 ，不 在 乎 有 多 少 人 ，给 谁 唱 ，

即使有一个炊事员因为做饭没听到，我也

专门跑去给他唱。所以他们见到我，很远

就敬礼。”1953 年初，王音旋随山东省军区

政 治 部 文 工 团 代 表 华 东 军 区 奔 赴 朝 鲜 战

场慰问演出。“很多青年人都牺牲了，没能

回 到 祖 国 …… 一 个 战 士 躺 在 那 里 ，胳 膊 、

腿 都 被 炸 断 了 ，我 去 为 他 演 唱 时 ，见 他 身

上 的 肌 肉 在 动 ，就 问旁边的护士，他怎么

了？护士说：‘他是在激动地欢迎你。’”王

音旋含泪说道：“他们很勇敢，所以我有多

大力量就使多大力量，即使嗓子累到不出

音，我也唱，当时我就这个心情，他们也能

感觉出来，所以用打下的飞机残片给我制

双 筷 子 ，刻 上‘ 赠 给 最 可 爱 的 人 王 音 旋 ’。

你 们 小 ，没 经 历 过 。”王 音 旋 数 度 哽 咽 ，声

泪俱下。“中国人民的伟大，我看到了。现

在的青年人应该为生在这样的国家骄傲，

要好好学习。”

1953 年和 1957 年，王音旋分别赴天津

音乐学院、上海声乐研究所进修声乐。为

抓 紧 时 间 多 学 知 识 ，她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非

常刻苦，学一年赶上人家两年多。“我之前

没接受过专业的声乐理论教育，所以有关

声 乐 知 识 、声 乐 理 论 基 础 的 书 我 都 买 来

看 ，对 每 种 声 乐 技 巧 训 练 及 每 次 艺 术 实

践 都 不 怠 慢 。”正 是 这 两 年 的 刻 苦 学 习 ，

使 王 音 旋 成 了 富 有 理 论 与 技 巧 的 民 族 声

乐人才。

1964 年，王音旋被调到山东省五七艺术

学 校（现 山 东 艺 术 学 院）从 事 声 乐 教 育 工

作。但几十年来，她直接教过的学生只有十

几人。“我始终站在民族声乐的基础上教学，

上课从来是一对一，我培养出的学生都是演

员，现在他（她）们都活跃在舞台上。”王音旋

刚进学校时只有 28 岁，但她并不觉得遗憾。

“来这里我感觉比较优越的一点是，我在舞

台上摔打了十几年，我有经验。观众为什么

愿意听我唱？因为我把他们当成了亲人，我

们始终是站在一起的。”

多年的舞台实战经验，使王音旋总结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声乐教学方法。“即以

情带声，以字带声，声情并茂，加上恰到好处

的表演，犹如锦上添花。”王音旋说，所谓以

情带声，首先要充分了解歌曲的创作背景，

准确理解歌词的含义，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

图，在此基础上带着情感表达声音，这样才

能唱得“有骨头有肉”。以字带声，指的是演

唱过程中要吐字清晰，字正腔圆，让观众听

得明白。此外，演唱时还应注重舞台表演细

节，演唱者的手眼身法步都要符合“情”的要

求 ，为“ 情 ”服 务 ，从 而 起 到 锦 上 添 花 的 效

果。在王音旋的悉心教导下，她的学生们在

各项比赛中屡获大奖，并在国内外重大演出

中广受追捧。“我愿意把我的经验教给学生，

看 到 学 生 们 取 得 成 绩 ，作 为 教 师 ，我 很 自

豪。”王音旋说。

采访进行到半个小时，保姆询问王音旋

要不要躺下休息会儿，她摇头，“我还能坚

持，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血压还没上来。”

说完，她径自笑了，好像那病也成了朋友，

什么时候造访她心里有数。得知记者要拍

照，她让保姆拿过小镜子，整理了下头发，

还擦了口红。我试着拍了几张，拿过去给

她看时，她嫣然一笑，“怎么这个鬼样子，等

我 好 些 你 再 拍 吧 ，这 样 的 照 片 也 上 不 了

报。明天我让保姆回家找找老照片。”王音

旋告诉记者，她每周要往返于家和医院好

几次，“为方便治疗，学校专门提供了一间

平房给我。”

一

二

三

王
音
旋
与
丈
夫
金
西
。

1948 年，王音旋参军，在渤海军区文工团

从事文艺工作。

音乐的旋律永久回荡
—忆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王音旋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1948 年，王音旋进入渤海军区文工团从

事文艺工作。在那个要求文艺战士“一专三

会八能”的年代，王音旋既学习打腰鼓、拉二

胡，还练习唱歌、跳舞，是一位文艺多面手。

当时正值淮海战役爆发，热火朝天地排练节

目，到战场上去慰问演出，成为文工团的重要

任务。“文艺工作者虽然手里没有枪，但我们

的工作起的作用不小。战士们看到我们像看

到亲人一样。1953 年在朝鲜战场上，我面对

战士们演唱《我是一个朝鲜姑娘》、《冰冻三

尺，不是一日之寒》……他们都很受鼓舞。指

战员和群众喜欢听我唱，这是这么多年来我

一直从事歌唱事业的原因。”她说。

王音旋认为，山东的民间音乐唱腔高亢

嘹亮、优美抒情、朴实无华，能唱出山东人的

心声。“中国民族艺术很丰富，就我个人而言，

我热爱民族声乐，觉得该大力推广。我国的

民族民间唱法有其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在

京剧、民歌、说唱音乐等方面涌现过大批享

誉世界的艺术家。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声乐

是最富民族特色和优良传统的。美声以意

大利、西班牙、法国为代表，他们有 400 多年

历史，技巧高超。美声等西洋唱法，只能借

鉴、吸收其科学发声方法，完全拿来主义是

不足取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欣赏

爱好和他们截然不同。”此后几十年的教学

生涯中，王音旋坚定不移地走声乐民族化道

路。她所教的学生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我教的学生都唱民族声乐。”她说。

1996 年，离休后的王音旋仍坚持带学生，

希望将自己演唱民族声乐的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年轻一代。直到 2004 年底，她因病才

不得不停止教学。王音旋去世后,回忆起老师

的一生，师生们有个共同想法，“所有哀乐都

无法概括老师的一生，《苦菜花》是她一生最

好的写照。”10月 14日，在王音旋的追悼会上，

响起的正是这首《苦菜花》。

在物质贫匮的年代，每逢夏初时节，妇女

小孩都会涌到田间地头挖苦菜，“一篮苦菜半

瓢粮”是庄户人家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春

风吹了一年又一年，金黄的苦菜花，在春风中

谢了又开。而今，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缺少粮

食了。那漫山遍野的苦菜，不管生存的土地

多贫瘠，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那缕阳光和那团

土壤，默默地生，暗暗地长，即使身在荒野也

不会落寞、也不浮躁。

唱出人民心声

记 者 手记


